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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吹落斜阳
将一抹红巾搭在远山
被热锁在树荫里的小狗
牵手晚风

工作一天的人们沐浴晚风
啤酒瓶向晚风吹泡泡
晚风将二胡拉得清爽
戏曲唱出满天星

广场上，晚风凉爽的手
牵着孩子们的嬉笑
灯光下，孩子们的笑容
一闪一闪

一束一束的柔光，潺潺
流遍所有的肌肤
一缕一缕的心欢，蜿蜒
爬遍所有的感官

  在一个蝉鸣蛙躁的炎炎夏日里，凝望着西天
那抹光熠熠的晚霞，我与秋天许下一个烂漫的
约定。
  与你相约，是因为你将渐渐地平息酷夏的狂
躁，袒露一腔平静恬适的心怀；与你相约，是因
为你的世界里永远都是清幽空灵，清爽而通达！
  你款款而来。
  风儿放慢了焦躁的脚步，渐吹渐缓，渐缓渐
凉。日头也收敛了怒放的暴虐，用一张渐趋温和
的笑脸，抚慰天下的芸芸众生。那一卷一卷的乌
云，羞赧地涨红了脸庞，绽放成朝霞暮霭；那一
场一场倾盆而下的雨幕，也愧疚似地悄无声息地
合上了热烈奔放的眼帘。鸟儿们沉淀了聒噪的心
情，相约着，卓然而立在那斑斑驳驳的枝条的罅
隙里，舒心地卖弄着婉转的歌喉，纵情着，幸福
着，陶醉着。
  烧一壶山泉水，沏一杯清茶。盘坐在一脉山
溪流边，看茶叶水中翻滚，品茶香奔涌四溢，听
鸟儿不倦地呢喃，闻溪水欢快地歌唱。轻柔柔凉
丝丝的山风，轻轻熨帖着你的心田！
  与你相约，是因为你怀揣着一个个美好的希
冀，迎朝阳，送晚霞，昂然向上，而今收获着五
谷丰登；与你相约，是因为你谛听着春的梦呓，
追逐着夏的热烈，手牵手，肩并肩，风雨兼程，
而今拥吻着瓜果飘香！
  你姗姗而来。
  那一杆杆细长的高粱秸秆，高擎着一穗穗红
扑扑的饱满的籽粒，微风中频频颔首而歌，膜拜
一程无眠的孜孜追求！那一根根粗壮的玉米秸
秆，怀抱着一枚枚黄盈盈的硕大的棒子，咧开灿
烂的笑靥，清风里散发出一溜溜清新的甜香，点
燃着人们馋涎欲滴的蓬蓬勃勃的律动！那一串串
红豆荚、黄豆荚、绿豆荚，一嘟噜一嘟噜，厚重
而充盈！一粒粒一粒粒，如珍珠一般晶莹，似玛
瑙一般剔透！它点亮了人们的生活，温暖着人们
的希望！
  静静地依偎在你宽厚的胸怀，我远望着的是
满目的丰盈：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梨子，水
灵灵的葡萄，圆溜溜的山楂，橘红色的石榴，红
黄相间的柿子，毛茸茸的豆荚，粉红色的地
瓜……爽朗朗的微风里，弥漫着一股股诱人的瓜
果的馨香。
  我深深地呼吸着这清纯的天然的给养，倏然
间朦朦胧胧地遁入了一方醉人的天地——— 锅碗瓢
盆里盛着秋，日月星辰里藏着秋，庭里院外住着
秋，田间地头写着秋，山里山外画着秋，角角落
落都是秋！
  与你相约，如今你已翩然而至。我们心相
依，情相连，相拥相悦向明天！

与秋天有约
      □吕学民

初秋的一个中午
夏在前面没有走远
在她热情澎湃的再见里
雨珠尚暖

绿叶，雨珠滚过
温润如瑟瑟
喝了今天的酒，饱饱满满的
藏着一个红霞满天

缓缓的落雨，涟漪荡着宁静
河水心思澄净，流淌透明
山野沉甸甸的，清亮里
裹着鼓鼓的香

路上的脚步声里，有
绵绵的雨落
风缓吹，声音有了
前倾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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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的蒲扇
在我的童年里摇呀摇
摇着星空
摇着月光
摇走蚊虫
摇来清风

老掉牙的奶奶
讲着老掉牙的故事
蒲扇摇动着
墙根下蛐蛐儿的吟唱
贴着地面，似在耳边
又像在天边

一张竹席托着我
伴着那柄不知疲倦的蒲扇
摇过了夏季
摇走了岁月

蒲扇挂到了墙上
奶奶也挂到了墙上
闷热的酷夏
脑海里
奶奶又摇起蒲扇
在心底扇出一股气息
酸酸地刮过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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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时，女子多是顾影自怜。她却不，她龙行虎步，一唱
一念、一坐一行，尽展英雄风骨、豪杰侠情，无雌声，不矫
情。她就是孟小冬，上海的十里洋场，她声名鹊起。
　　江南，太过柔软，太过红绿，难起旌旗和战鼓。京剧，
在北方。孟小冬，以其更男人的刚毅立身舞台。她，决然北
上。行事的风云里，她是老生的痛快淋漓，全然不见女子的
优柔寡断。风，是向北更冷，她打马而去，逆寒而上，愈显
男儿本色。那时，她也不过十八岁，“髯口”的角色让孟小
冬心有老成。
　　前无古人的孟小冬，在北京京剧圈里，经过百般的努
力，终于有了为她专门敲打的锣鼓，二胡三弦响起，她终于
高靴轻迈，挑帘“出将”。她，跃马舞台，异军突起，于
是，有了与那个男子的相遇。幕布为那一刻徐徐拉开，他
们，一烛光，一杯酒，在杯光交错里，将一出《游龙戏凤》
演绎得生趣盎然。女子起龙威，男子生妩媚，如此阴阳颠
倒，天地逆转，他们一起赢了个满堂彩。
　　孟小冬生在冬天，天生气质清冽；梅兰芳，一个梅字芳
香傲雪。冬梅，天然的相生相宜，怎么看都是珠联璧合。
　　情窦初开的孟小冬，应该也是这样的感觉。她本女儿
身，总是男儿豪言壮语的台风，是艺术，也是无奈。为爱，
她愿意舍却诸般角色，只为他素手做羹汤。她不要戏，她要
男耕女织的家常，素面素衣相守，真真实实活一场。这，就
是爱情最美的归途，就是女子最美的归宿。
　　孟小冬终究是入戏太深，男儿的果决和倔强让她无处可
逃。这一折戏，短短的，是巅峰的演唱？还是落幕的悲叹？
台上台下，浓妆淡抹，都不过是戏一场。这世间，从来是风
月浮浪，多情总被无情伤。
　　须生之皇，旦角之王，他们的婚礼，应是轰轰烈烈一场
奢华。有谁知，孟小冬只是悄悄地嫁了。戏装卸了，红妆加
身，孟小冬要的是天长地久；梅兰芳给的，却是遮遮掩掩。
舞台上的“皇”，实实在在地退成了悄无声息的“后”。
  孟小冬深陷在别院的几丈红尘，梅家的大门始终不肯为
她敞开。忍你的左顾右盼，忍你的瞻前顾后，最不能忍
的，是曾经的千金一诺却是一诺成风。他们龙凤共舞的
爱情山河，原来是一个在山一个在河，似水火不容。当
年你娶我不肯堂堂皇皇；今日我别你，却要清清爽爽。
这就是那个台风铿锵、艺工扎实的孟小冬，她拱手诀
别，挥去三千烦恼丝。
  岁月跌宕，哪有什么最好的安排，百年窗前，都是一场
一场或疾或徐的风雨，铿锵戏装终成红妆的冷无香。好友曾
致信她，问得单刀直入：“小冬，半世凄凉，你后悔吗？”
她答：“小冬一生如戏，落音无悔。”
　 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可多少无悔，何曾无悔；多少放
下，何曾放下。后来，梅兰芳与友人一起到香港看望孟小
冬，多年后再次相见，寥寥寒暄，看似云淡风轻，内心的波
澜也只有自己知道。三年举案齐眉，又岂是一个转身就能了
却？孟小冬到死也不会知道，那年她在上海义演的两场戏，
梅兰芳将自己关在屋中，听电台转播，一脸凄然。而梅兰芳
更不知道，孟小冬的房间里只摆着两个人的照片，一个是师
父余师岩，一个是他梅兰芳。
　　如此念想萦绕，如何说释然。多少情感是身在天涯，却
又心在咫尺，就算往事尘封，心灵落雪，哪抵得了蔓草春风
又春风？不，孟小冬毕竟曾是须生之皇，就算心有尘埃，行
事依然决绝。那年，她披一身秋风去了台湾。十年，任涛声
四围，她寂然打坐。曾有人回忆说，想从这老太太身上看
出些冬皇的派头，望过去，却灰扑扑尽是岁月的

痕迹。


